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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漁人卻沉聲道： 「我寧可被水淹
死，也不能落在那些海盜的口裡！」

金蒲孤微微異道： 「海盜？那裡來的海
盜？」

南海漁人低聲道： 「你回頭看看！」
金蒲孤定睛望去，祇見海面上掛著一塊

塊三角形的板狀之物，色作淡灰，分水破浪
向他們迫近，不禁澱道： 「這是什麼東西？
」

南海漁人沉聲道：
「鯊魚！這種名叫虎斑鯊，是魚類最狠

的一種，所以又叫做海盜，生性凶殘，齒牙
利如刀，一口咬下去，再好的氣功也擋不
住！」

金蒲孤忽作深思道： 「它們的身體一定
很龐大吧？」

南海漁人點頭道：
「不錯，它們有大有小，可是我們後面

的這幾條大概總在十丈左右……」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這不是摧命閻

王，卻是我們的救命菩薩，前輩請你托住我
的身子，讓我能賞它們兩支長箭！」

南海漁人連忙道：
「不行！它們見血更瘋狂，假如你射死

一條，其他的受了皿腥的刺激……」
金蒲孤道；

「不要緊，憑我囊中十八支長箭，那怕
它們成干成百，我也可以殺盡它們……」

南海漁人道；
「殺死它們有什麼用呢？並不能幫助我

們選出這片大海聽，不如省點力氣……」
金蒲孤笑著道：
「我自有道理，我也知道一些魚類的身

體組織，它們都是靠鰾浮沉，魚死而鰾不
破，正好用來作個大氣球……」

南海漁人大聲叫道： 「對呀！我怎麼沒
想到呢？看來我這個漁人真是白當了……」

說著停止前進，雙手托住金蒲孤的腰
部，將他的上半身舉出水面。

金蒲孤迅速地解下長弓，抽了一支箭，
搭在弦上，瞄準一條最大的鯊魚背鰭，嗖的
一聲，矢出如飛，將那條巨鯊貫腦而穿！

巨鯊一陣翻動，屍身浮出在海面上，好
像一條小船，其餘的鯊群立刻包圍住同伴的
屍身大肆圍噬！

頃刻之間，已經吃得祇剩一付骨架，慢
慢地沉下去。

南海漁人一怔道： 「這樣子不行聽！雖
然殺死了魚，還是取不到鰾！」

金蒲孤笑笑道：
「慢慢來！它們總有吃不下的時候，祇

要最後剩下兩條活鯊，就不怕少了我們的浮

海工具！」
南海漁人搖頭歎道：
「老弟！你祇有十八支箭，就算連殺十

八條鯊魚，還是餵不飽這群餓海盜！」
金蒲孤笑著道： 「前輩不要著急，看我

的好了！」
說著弓弦連響，將剩餘的十幾支金僕姑

長箭全部都射了出去，每支長箭都是貫穿魚
腦！

海面上浮起十幾條魚屍，引得鯊群瘋狂
爭食，但見波濤翻湧，血水四溢，把海水都
染紅了。

金蒲孤長箭不斷地射出去，魚屍愈積愈
多，最後海面上滿是魚屍，而生存的鯊群卻
比屍體少了！

南海漁人托著金蒲孤的身子，不禁呆住
了，他簡直不知道這個年青人用的是什麼魔
法，他的長箭像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一直等他開始注意金蒲孤的動作時，才算明
白了其中的道理！

原來金蒲孤的手法十分特別，他每支長
箭射出去，貫穿魚腦後，居然又回到他的身
邊來了。

他的箭壺是懸在腰下，壺口浸在水中，
每支長箭回來時，仍是自動地鑽進箭壺中，
彷彿成了有生命知覺的東西，當金蒲孤止手
不射時，壺中的箭一支也沒有短少！

望著滿海的魚屍金蒲孤笑笑道： 「現在
我們可以放心地剖開魚腹取綴了！」
南海漁人一歎道：

「我這個漁人釣魚，還要犧牲一些魚
餌，老弟竟然絲毫不損，要是用你這種手
法，捕魚的都成了富翁！」

（九十四）

「金田一先生，你是不是在這間房裡發現到
什麼東西了？」

「是的，智子小姐，我們搜遍整個房間，總
算找到這個……」

金田一耕助拿起眼前的月琴，把斷了琴桿的
月琴一百八十度大回轉，將破裂、染血的琴背朝
向大家。

大道寺欣造瞪大眼睛，而神尾秀子卻故意將
視線轉向別處。

「我在這把月琴裡面找到了一直想找的東
西。它是從這個裂縫滑進去的，但是因為正好
卡在裡面，所以晃動的時候並不會察覺到。」

「那麼……那麼你找到的東西是……」
智子實在不明其意。
「請等一等再發問。對了，神尾老師！」
「什麼事？」
「我們搜遍了整個房間，就是找不到可能成

為凶器的物件，但我們確立了一個結論，那就是
這把月琴絕對不可能成為殺人的致命武器。」

「哦？那麼……」
神尾秀子感到一陣暈眩地看著金田一耕助，

這時智子早已忍不住了。
「金田一先生，你說找到的東西……那個卡

在月琴共鳴板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金田一耕助沉穩地對智子一笑。
「哈哈！智子小姐，你很心急呢！喏，我拿

給你瞧瞧吧！就是這個……」
金田一耕助攤開手掌，祇見他手掌上放的是

一枚設計相當典雅的鑽石戒指。
神尾秀子瞪大眼睛，難以置信地說： 「金田一先生，這麼

說，這……這枚戒指一直在月琴裡面？」
「是的，你曾經見過這枚戒指嗎？」
「嗯，這正是日下部先生送給琴繪小姐的戒指，祇是怎麼會

在……」
「神尾老師，讓我們來探討這個問題吧！」

金田一耕助把月琴放在桌上，看著神尾秀子說：
「你說過，那天琴繪女士和日下部先生進了這間房之後，你

還曾看到這枚戒指……接下來，這間房子被鎖起來，從此再也沒
打開過。那麼，這枚戒指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被拿到這個房間的
呢？」

「什麼時候……」
神尾秀子緊緊握住毛線袋，氣息忽快忽慢，顯得非常紊亂。
「事實上，就是在琴繪女士和日下部先生關在這個房間的時

候，對嗎？」
「金田一先生，你這……這是什麼意思？」

神尾秀子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神尾老師！」

金田一耕助兩道銳利的目光射在神尾秀子的臉上。
「日下部先生拒絕和琴繪女士結婚，並且說出他不能結婚的

理由，因為當時的皇室貴族是不能和平民結婚的。不僅如此，日
下部先生還打算要回曾經送給琴繪女士的戒指，琴繪女士因此震
驚不已，也因而讓她一時之間處於精神錯亂的情況下。(一四○)

以松是夫人叫去了，宣生又無人問，再加如媚送茶一番話，
更令宣生心癢難抓，哭不得、笑不得。裴爺與兒女們在背後暗
笑，連寶珠也不知道。如媚自到花園送茶遇見宣生，也猜著裴爺
幾分屬意。又是綺霞吩咐如媚瞞著自家小姐，不許走漏風聲。

如媚領命，並連同伴如鉤也不向他說明。他祇在旁邊看著裴
爺巧為播弄宣生，又是好笑，又是感激裴爺。 「小姐為他《玉人
來》一幅詩，連我兩個婢子幾乎一同喪命。今日奈何得宣生也夠
了，方出我們主僕心頭之氣。」

正獨自暗想，見裴府大小姐的丫環來喚如媚，叫聲： 「姐
姐少要在此呆想。我家老爺與小姐在中堂叫你去說話呢！」如媚
道： 「姐姐少待，待我回聲小姐去。」那丫環搖手道： 「老爺臨
來吩咐的，叫姐姐不用向小姐說，立等你去。」

如媚依言，隨了這個丫環一路來至中堂，且裴爺夫婦與公子、
小姐俱坐在那裡，向前挨青磕頭。起來站立一旁，尊聲： 「老爺
呼喚婢子有何吩咐？」

裴爺道： 「你家小姐雖有父母在堂，婚姻大事非我所主，但
你家老爺將你小姐無故治於死地，父女之情已絕，若不虧我設法
救回，你小姐久已葬於魚腹中矣。你小姐雖非我生身之女，我卻
是他再生之父。你小姐的婚姻我可以做得主了。你道是也不是？」

如媚道： 「老爺恩同再造，人非草木，焉有不知？就是兩個
婢子的餘生，也仗老爺的大力救拔。婢子恨不能結草以報，祇好
將來供長生祿位，早晚焚香，保佑老爺公侯萬代，福壽綿長。何
況我家小姐千金之體蒙老爺救於波中，不獨將來不白之冤可洗，
即一時難合之事可成。真是重生父母，報答不盡。豈有小姐婚姻
之事不由老爺做主的？」

裴爺見如媚說話伶牙俐齒，十分愛他，便道： 「你說小姐的
婚姻該由我做主，為什麼我前日將你家小姐許與宣府，是我叫大
小姐對你家小姐說的，你家小姐反不遵我命，執構起來，是何原
故？想必你家小姐無情於宣生。這段姻緣是不得成了，我也強他
不得。但今早我在朝內，有首相蔣大人，名叫文富，所生一字國
鑾，年已二十，才貌不亞於宣生，乃蔣大人的愛子，要擇一個有
才有貌的媳婦配他的兒子。不知誰人多嘴，說我家有一個才貌雙
全未字的掌珠。他今日在朝房當面向我求親，托了鞏通政為媒。
我因他是當朝首相，又有權勢，不好回他，遂當面允了這頭親
事。他那裡擇日下聘過來。你家小姐的親事，雖是我做主，到底
向他說一聲。我本當喚他出來說知，恐他羞澀，不能向我回答。

（四十三）

走出了診療室，到櫃台拿了藥，她又搭
電梯回到九樓。

老爸再沒空，她就要回家睡大覺了。
「我爸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嗎？」

看到辦公室的門是關著的，歐嘉芝
先問過秘書，否則萬一她闖進去有客人
在，那就太失禮了。

「院長跟宇宙集團的夫人還有小姐在
裡面談事情。」話才說完，辦公室的門就
被打開了。

除了歐嘉芝的院長爸爸外，還有一對
穿著時尚且華麗的母女從裡頭走了出來，
那對母女的五官輪廊長得極為相似。

「歐院長，我兒子就麻煩您了。」那
位母親的眼睛紅紅的，臉上流露著懇求的
神情。

「辜夫人，你放心，本院一定會傾全
力醫治令郎的。」

歐嘉芝看到爸爸送他們到電梯門口，
又談了幾句話，直到她們走進電梯後，才
緩緩走回來。

「爸？」她看到老爸一臉的愁容，直
到發現她站在那裡，才露出了點笑容。

「乖女兒，看完病了嗎？」
「嗯，看完了，還拿了一大包的藥。

」她皺皺俏鼻，扮了一個鬼臉。吃藥雖討
厭，但至少不用挨針。

「爸，我餓了。」她摸摸已經在打鼓
抗議的肚皮。

「那我們快走吧。想吃什麼？老爸請
客。」歐厚德好久沒跟女兒一起吃飯了，
神情顯得特別開心。

「既然是爸要請客，那就——」她圈
住爸爸的手臂，開始認真思考，一臉想獅
子大開口的表情。

歐厚德看著自己出落得標緻又漂亮的
女兒，心裡祇有欣慰，如果老婆還在，看
到女兒現在這麼能幹獨立，一定也會很開
心的。

「那就到樓下的餐
廳吃排骨拌飯好了！」
醫院樓下的餐廳，有她
從 小 吃 到 大 的 排 骨 拌
飯，清淡好吃又營養。

「就這樣？」他不
敢相信。

「嗯，就這樣。」
歐 嘉 芝 笑 著 點 點

頭。她知道身為院長的
爸爸根本忙到沒什麼時
間休息，既然樓下就有
餐 廳 ， 何 必 要 跑 太 遠
呢？

這頓飯吃什麼並不
重要，重要的是跟誰一
起吃。

「那好，我們下樓
吧。林秘書，如果有事
找 我 ， 我 就 在 樓 下 餐
廳。」

「是的，院長。」
「爸，為什麼剛才那位太太看起來好

像很傷心的樣子？」開始用餐後，歐嘉芝
忍不住好奇的問道。

「那位太太是宇宙集團的董事長夫
人，平安夜的時候，宇宙集團的總經理，
也就是她兒子，在洛杉磯出了車禍，到現
在還昏迷不醒。」

想起這件事，歐厚德也覺得可惜，好
好的一個青年才俊，因為一場車禍，現在
祇能無意識的躺在床上。

近來嫁入豪門的話題蔚為風潮，就因
如此，那間加護病房現在成了全院護士最
想排班的病房，每個護士都想成為白馬王
子醒過來時第一個見到的人。

「這麼巧。」歐嘉芝想起上次在msn
上Lisa提過的事情。 （三）

白素的聲音仍然平靜： 「我猜，是有人取
笑了她們的身世。」

我怔了一怔，而良辰美景則已淚珠兒滾滾而
下，顯然白素猜中了。

我更是大疑，良辰美景的身世，連我也祇是
約略猜到一些，不是十分肯定她們兩人的來歷，
十分奇特，她們的祖上，幾百年前，肯定曾參加
過一場驚天動地的造反行動，後來失敗，幾個首
腦人物，就遠遁海外，且從此都過了幾百年自我
禁閉的生活，一直到最近，才算重又回到了人
間。

（良辰美景奇特的來歷，記述在《廢墟》這
個故事中。）

連我也不知道她們的身世，如何可以串通了
別人去奚落她們？

而且，那場大造反，好評壞評各佔一半，就
算有人拿出來說了，她們也不應該認為那是遭到
了取笑，又何至於哭得如此傷心？

我迅速轉著念，也無法分辯，良辰美景一面
哭，一面道： 「其實，我們的身世，也不是什麼
秘密，幾百年前的事了。和誰都沒有關係，我們
傷心的是……是……」

她們又同時抽噎了幾下，才道： 「我們傷心
的是，再也，沒有想到，我們最尊敬、最崇拜的
衛叔叔，竟然會這樣捉弄我們。」

原來她們傷心，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又是感
動，又是生氣，又是好笑，不過我明知那是誤
會，所以並不緊張，祇是長歎了一聲： 「天要下
大雪了。」

良辰美景睜眼望著我，對我那突如其來的一
句話，顯然不明所以。

白素笑了起來： 「分明他是冤枉的，竇娥蒙
冤，六月下雪，你們看看是不是夠淒涼的？」

良辰美景臉頰上的淚痕猶在，可是一聽得白
素那樣說，卻又忍不住 「咯咯」笑了起來，才笑
了兩聲，又想再板起臉來裝生氣，可是卻也裝不
成了。

我攤了攤手： 「你們究竟遇到了一些什麼？
我連費力醫生的研究所在哪裡都不知道。」

良辰美景互望了一眼，這才說出，費力醫生
的研究所是在一個海灣的附近。研究所是由一個
基金資助興建的，六層高．最高一層是費力的住
所，下面兩層全是研究室和辦公室，面對海彎，
清靜而又景色宜人。

良辰美景那天半夜，把小郭偵探事務所中的
那個當班職員嚇了個半死之後，得到的資料不算
多，但總算知道了研究所的所在地。

她們第一次受我所托去做事，而我又是她們
心目中最尊敬最崇拜的（直到她們帶著淚說出
來，我才知道自己在她們心目中的地位），所
以，她們十分起勁，深夜駕著他們的跑車，先去
找戈壁沙漠，向他們要了一架小型的圖文傳真
機，祇有一隻普通鬧鐘大小，可以和任何電話系
統配合使用。那時，已經是凌晨二時了，她們仍
然決定 「夜探」，把車子開得飛快。（十八）


